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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i Kerong

戴尅戎 　 骨科和骨科生物力学专家 。
１９３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出生 ，福建省漳州市人 。
１９５５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 。 上海第二医
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教授 ，主任医师 ，博士
生导师 ，上海市关节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 。
创建了国内医院中最早的骨科生物力学研究机

构 ，将生物力学引入骨科领域 。 在国际上首先
将形状记忆合金制品用于人体内部 ，发明了一
系列形状记忆骨科固定器 ，并研发了系列化计
算机辅助定制型人工关节 。 近年在骨再生研究
方面亦取得系列成果 。 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，
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、三等奖 ，部市级科技进步奖
等 ２０ 余项 。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在选择与舍弃中构筑人生

人们不可能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 ，也
不可能回避他们不希望面临的一切 。 于是 ，人
的一生就势必要在无数的选择和放弃中度过 。
当你面临两个选择时 ，你得到的和失去的（或者
说是错过的）各占一半 。 当你面临五种或更多
的选择时 ，你得到的是二成或更少 ，失去的将是
八成或更多 。 有些得与失至关重要 ，甚至将影
响自己的一生 。 有些比较次要 ，但也足以决定
生命中的一时 、一事 。众多的得与失累积起来 ，
就组成了人生 。

帮助我们作出抉择的 ，有主观因素 ，那就是
个人的人生哲学和信念 ；有客观因素 ，那就是国
家 、社会 、家庭的需求和自身所处的环境 ；此外 ，
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，就是你的成熟度 ——— 对自
身能力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能力 。

信念影响抉择

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。童年阶段经
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，随
着父母逃难 ，两次家毁幸而人未亡 ，小学阶段只
有三年在学校中接受教育 ，其余全靠自学 。 但
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却能以较好成绩先后考入南

京金陵大学附中的初中部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

的高中部 。解放后生活环境渐趋稳定 ，但在大
学毕业前夕 ，又曾接受安徽省百年未遇的特大
水灾救灾医疗队的磨炼 。 这些经历 ，使家境虽
然较好的我 ，比起同龄人更吃得起苦 ，并在我面
临人生最大的抉择之一 ——— 大学毕业分配时起
了巨大的作用 。 当时我父亲因喉癌手术刚一
年 ，他却放弃了对我选择志愿的任何干涉 ，使我
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 ，第一次完全按照个人的
人生理念作出抉择 。结果我和两位同班同学贴
出了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决心书 ，申请
到新疆去 。那两位同学分配到内蒙古 ，我却被
分配到首都北京 。 到北京后我固执己见 ，坚持
要到“艰苦的地方”去 。 四天后被再分配到当时
名震中外 、国家重点建设的两条铁路之一 ———
宝成铁路的中段 ，秦岭南麓凤凰山下的一个叫
双石铺的小镇 。 铁路修通之前 ，中段当然是最
艰苦的 ，住的是竹条编制的临时房或帐篷 ，在露
天“剧场”看电影和慰问演出 ，出差或探亲要乘
敝蓬卡车翻山越岭 。 但当时我年轻 ，感到生活
得十分充实 、愉快 。 工地医院的主力是抗美援
朝部队医院整体转业的 ，这使我幸运地生活在
一个充满激情和朝气的集体之中 。第一年我和
同事们一起开展了创伤救治 、腹部外科 ，乃至剖
腹产 、上产钳 。 第二年开展了脑外伤的开颅手
术 ，第三年开始了胸腔手术 。 毕业两年后我在
·０６５·



医药卫生学部 戴尅戎

国内高层次的医学期刊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了

我的第一篇有关胸部外伤的论文 ，随即又在其
他杂志发表了有关颅脑外伤的论文 。 而最艰难
的却是撰写一篇文献综述 ，那时候没有复印机 ，
没有计算机 ，连续两年我回上海休假的时间大
部分耗在上海医学会的图书馆里 ，连看带抄了
一百多篇文献 ，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一篇有
关葡萄球菌感染的综述 ，再次发表在中华外科
杂志上 。

１９５９年宝成铁路全线通车 ，考虑到我父母
的健康情况和身边无人照顾 ，铁道部决定调我
到上海工作 ，而我却按工地医院的要求随院到
了太行山参加另一条铁路建设 。不久以后医院
征求我的意见 ：希望我不回上海 ，改调汉口铁路
中心医院和新建的武汉铁道医学院 ，于是我又
到了汉口 。 两年后经铁道部一再催促 ，１９６１ 年
回到上海 。 回顾我毕业后的前五年 ，不仅在医
疗工作中 ，也在事业道路上面临着一个又一个
选择 。 反过来看 ，我也失去了太多机会 ，例如在
首都工作的机会 、早日返沪回到父母身边的机
会 、在大医院中接受正规训练的机会 ，以及在大
城市中较舒适的工作与生活的机会 ，但这些年
的磨炼却使我受益终身 。 回顾这段历程 ，权衡
得失 ，如果让我重走一遍人生路 ，我还是会选择
原来走过的道路 。 当然 ，我非常对不起我患病
的父母 ，但他们却为我感到骄傲 。

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，当我 ４０ 岁人到中年
时 ，会又一次面临事业的上重要抉择 。 １９７５ 年
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期全国高校大调整 ，我所
在的上海铁道医学院撤销搬迁 ，部分人员分散
到上海市的三所医学院 。我与部分同事到上海
第二医学院（以后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，现在的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）报到 。 医学院要我们先
填报自己的意向 。 那时我是骨科主治医师 ，在
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四所附属医院中 ，瑞金 、仁
济 、新华医院都有骨科而且都有较高知名度 ，唯
独九院没有骨科 ，只在外科病房中有六张骨科
床位 ，骨科医师只有一位 。 我毕业后最初五年

的创业经历使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九院 。 但医
学院附属医院终究和工地医院不同 ，医疗任务
和人事关系复杂得多 ，而且又正值“文化大革
命” ，我的身份是“黑五类” ，这使我选择的道路
比起秦岭和太行山 ，要坎坷得多 。 从孤身一人
（原有的一位骨科医师请了长假）到与一位进修
医师轮流值班而形成“骨科小组” ，到迁入地下
室建立独立的骨科 ，直到现在成为国家重点学
科 、国家“２１１ 工程”重点建设学科和上海市关
节外科临床医学中心 ；从论文被全国学术会议
录取却拿不到出席证 ，到逐渐被同道和骨科学
会接纳 ，到担任全国和上海骨科学会的副主委
和主委 ，再到担任世界华裔骨科学会和亚太人
工关节学会主席 。 这些进步 ，得益于我进上海
二医时的取与舍 ，更得益于我们科室的全体成
员舍弃条件优越的单位不去 ，却陆续来到九院
小骨科的抉择 ，我们的团队因此更能团结一致 ，
都认识到团队所创立的每个点滴成绩来之不

易 ，都使我们倍加珍惜 。
１９５５ 年的选择 ，决定了我事业旅程的起始

点 ，１９７５ 年的选择 ，成为我在事业上走向成熟
的转折 。 前者含有有更多年青人的激情 ，后者
体现了更多成年人的深思熟虑 ，但二者都基于
我个人的人生信念 ——— 喜爱比较艰苦 、有挑战
性的工作 ，在奋斗中获得人生的乐趣 。 回想起
来 ，两者都令人心悸 ，两者都无怨无悔 。

需求引导抉择

人生中许多抉择是“由不得自己的” ，有人
说这“不自由” 。 但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 ，人不
能离开群体 。 离开群体利益 ，人不可能有所作
为 ，或者说不可能生存 。 毕业后在外科工作了
若干年 ，我先后考虑过将选择胸外科 、神经外
科 … … 作为我的终身专业 ，唯独没想到骨科 。
１９６２ 年我被派到上海静安区中心医院带上海
铁道医学院的学生见习普外科 ，任务完成后临
时又让我留下继续带骨科见习 ，数月后又派到
仁济医院骨科边学习边带学生见习 ，从此我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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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自然而然”地成了骨科医师 。 应该说 ，不是我
选择了骨科 ，而是骨科选择了我 。 但很快我就
爱上了骨科专业 ，数年后我已心甘情愿地要为
其奋斗终身 。 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 ，领导选择
你 、同 事 选择 你 、机 遇 选择 你 、病 人 选择
你 … … 远远多于你选择他们 。 既然别人选择了
你 ，就要尝试着让自己也选择对方 ，试着去适
应 、热爱 、迎合这种被动的选择 ，变成主动地参
与 。 这样 ，“自由”并没有被剥夺 ，而是靠自己的
努力获得了又一次“自由” 。

学做成熟的抉择者

人们在思想 、工作 、阅历上有了一定的成与
败的积累之后 ，就变得成熟 ，开始对自己的能力
和努力方向有了更清晰的估价 ，对社会和科学
事业的发展趋势有了更清醒的判断能力 。这时
再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 ，将会更加明智 、果断地
作出抉择 。 不少的抉择是几小时甚至几分钟之
内作出的 ，但其基础扎实 ，属于另一种类型的
“深思熟虑” 。

我曾经看到一篇有关美国阿波罗计划结束

后大量科技人员转行发展生物力学的报道 ，立
即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 ，在意识到生物力学的
发展将多方面推动骨科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工作

后 ，决定进入该领域 ，建立了国内医院中的第一
个骨科生物力学研究室 ，随后又主编了中国唯
一的一本生物力学杂志 ，一干就将近 ３０ 年 。 我
也曾经与上海钢铁研究所的一位工程师在门诊

候诊室作了仅仅 １０ 分钟的交谈 ，引发了持续
２０ 多年形状记忆合金医学应用的漫长探索 ，在
国际上首先将形状记忆合金制品用于人体内

部 ，随后又发展了系列产品 ，曾因此获得国家发
明二等奖 。 我与上海交通大学王成焘教授是在
烟台一次学术会议上结识的 ，返沪后立即开始

了两科互访 ，经过 １２ 年的合作于 １９９８ 年实现
了计算机辅助定制型人工关节的产业化 ，并共
同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

二等奖 。 通过一次近似偶然的电话和随后的一
次特邀讲座 ，我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医院骨科实
验室的一位专家有了相互了解 ，在医院领导的
支持下两周内签订了合作意向 ，随后建立了简
陋但高效的骨科基因治疗实验室 ，安排一位副
主任赴美短期工作 、学习 ，随后进行了历时五年
的基因治疗促进骨再生的研究并取得初步成

果 。 本世纪初与法国地中海大学和滨海大学几
位教授的一次会议接触 ，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合
作交流 ，包括派出不同层次的人员进修 、合作带
研究生 、共同承担政府级科学合作项目 ，直到成
立中法生物材料与细胞治疗联合研究中心 。我
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 ，来证实只要平时注意
知识与信息的积累 、养成创新思维的习惯 、不放
过瞬时即逝的机遇 ，就完全有可能在数分钟 、数
小时或数天的时间内 ，作出影响和主宰随后几
年甚至一二十年研究目标的决定 ，然后依靠团
队的共同努力和执著的科学精神 ，去实现计划 、
创造成绩 。当然 ，几十年来我也放弃或是错过
了更多的机会 。 上述的一些例子涉及的研究目
标似乎比较分散 ，但全部与关节功能重建或骨
再生相关 ，其他的机会只能放弃 。 这种舍弃大
部分是正确的 ，这使我们能集中力量 、保持大目
标的恒定 。但也有许多抉择是错误的 ，使我们
错过了一些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，这也正是
我至今未能取得更大成绩的原因 。

回顾 、分析和总结人生 ，从年龄看我是大致
够格了 ，但从素质 、悟性 、造诣的角度衡量 ，我还
远远没有资格 ，还欠火候 。 只能选上几条亲身
经历的小故事 ，记录下来供参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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